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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家家忠忠

中中国国临临终终关关怀怀之之父父——————
崔崔以以泰泰

2016年的初夏， 我有机会走访了崔以泰教授， 倾
听他所经历的故事。

“当我和黄天中博士相见后， 我们都有相
见恨晚的感觉。 对于在中国成立临终关怀机构
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

1988年5月18日， 时任天津医学院副院长的崔以
泰， 接待了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副校长的黄天中
博士。 就是这次例行公事的外事接待， 不仅给崔以泰
一个很好的启示， 而且给中国临床医学催生了一个崭
新的学科———“临终关怀学”。 崔以泰在和黄博士友好
交谈中得知他从美国来到家乡———江西时， 老家的亲
友问他道 ： “黄博士 ， 你现在在国外从事什么专业
呀？” 黄天中回答道： “临终关怀。” 他话刚说完就引
起亲友们的哄堂大笑。

“国内的人在那个时候， 对临终关怀的理念还持
有保守观念， 只要一提到死亡就如同踏入禁区似的，
对死亡这两个字眼很避讳， 甚至于当有人提到这两个
字时， 老一辈人还要用手去敲那扇门， 同时还从嘴里
发出 ‘呸呸’ 的声响。” 当黄天中给崔以泰讲起这段
往事时还感觉哭笑不得。 崔以泰告诉黄天中说： “其
实我早就想搞临终关怀了。” 两个人愈谈愈投机， 以
至于崔以泰感慨不已地说： “当我和黄天中博士相见
后， 我们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对于在中国成立临终
关怀机构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

于是， 崔以泰给天津医学院提交了一份题为 《关
于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机构建设问题的申请》， 获得校
领导机构的批准。 在崔以泰的积极努力下， 天津医学
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于1988年7月15日宣告成立。 中心
成立伊始， 远在美国的黄天中博士给予10万元人民币
资助崔以泰从事临终关怀事业。 不久， 他又捐献4万
元人民币 ， 资助他和崔以泰共同主编的 《临终关怀
学———理论与实践》 一书的出版。

“临终关怀学” 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作为
中国临终关怀之父的崔以泰无疑是这一新兴学科的开
拓者、 铺路人。 他在 《三间诗钞》 诗集里有一首题为
《铺路石子颂 》 的诗表述着这样的一种甘当铺路石

子的自谦情怀 ： “质硬来自万重山 ， 斧凿之下经锤
炼。 身碎犹存石本色 ， 铮铮铁骨挫利剑 。 千钧压力
不低头 ， 粘固团结坚如磐 。 取之与民求最小 ， 献
之与民愿领先 。 莫言微小道平凡 ， 千军万马能承
担……”

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刚成立时， 崔以泰便思索着人
们对死亡态度的问题。 他认为搞清楚人们对死亡态度
对于中国新兴的学科———临终关怀事业来说意义很
大。 按照他和黄天中博士合著的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1992年4月出版的 《临终关怀学———理论与实践》 一
书中所说的那样： “……对于因疾病处于垂危状态的
患者来讲， 对死亡的认识关系到他能否接受死亡、 面
对人生， 使生命成为更有意义存在的问题； 对于临床
心理学家、 医生和护士来讲， 了解患者对死亡的认识
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和死亡的阴影对其活
力的限制， 创造充分发挥他们生命的可能性。” 就这
样， 他组织12名医学院的教师和干部为调查小组， 投
入到调查之中。

调查小组先后在天津、 上海、 河北省唐山市以及
河北献县展开问卷调查， 并对完成调查的人们给予奖
励。 问卷中有这样一些问题： 在我亲近的某个人死亡
后会很容易的适应 ； 我曾经躲避一个快要死去的朋
友； 如果我知道一个朋友快要死了， 我会愿意告诉他

（她）； 我视死亡为尘世苦难的解脱； 濒临死亡可能是
个有趣的经验； 濒死的过程中的疼痛我会害怕……问
卷调查的内容很特别， 为此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这次问卷调查， 收到有效问卷4370个。 在调查中，
崔以泰发现多数的人们对死亡仍采取顺其自然的态
度， 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较轻， 对危重病人亦非强求全
部都给予继续的无效的治疗。

美国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主席乔治·莱尔
教授说：“崔教授是‘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因为
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临终关怀临床机构的
人。 ”

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了， 可是没有病房，
摆在崔以泰面前的这一问题着实让他很为难。 天津的
所有医院都以种种理由不愿意搞临终关怀临床病房。
崔以泰虽然心里很着急， 但只能无可奈何地说： “人
家不搞， 我也不能实行强制办法呀！”

他分析了这些医院坚持不搞临终关怀临床病房的
原因： 按说从我们医院来说， 它有这样一种渊源， 卫
生行政管理机构衡量一家医院的医疗水平， 有8项指
标， 其中有一项就是治愈率。 临终病人住院接受治疗，
他们不会得到治愈成功， 为此把这样的病人加进来就
等于降低了医院的治愈率 ；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

题， 就是病床周转率的问题。 病床周转率高， 说明是
医院的治疗水平高， 反之则说明医院治疗水平滞后。

比如说有的临终病人虽然是在短时间内由于生命
衰竭去世在医院， 但是有的临终病人可能拖到一两个
月 ， 甚至是半年以上 ， 由于占用着病床影响病床周
转， 医院怎么能去接受这样的病人呀。 为此， 这些医
院对于临终病人采取两种办法， 一是拒之门外， 另一
个是到了临终病人最后要去世的一两天里就将其转到
急症室。 在急症室去世的病人不在医院的死亡率的数
字统计之列。

在那段时间， 崔以泰为没有解决好临终关怀临

床病房 ， 也为这一新兴的学科没有得到更多的人
去理解和支持而感到异常的焦虑 。 “办法总比困难
多。” 在四处碰壁后， 他决定在医院外建立一座临终
关怀临床医院。

199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 崔以泰和一名工作人员
来到地处天津黑牛城道的一座小楼， 找到这座小楼的
主人， 提出要把这座楼房整租下来。 那时他不敢对房
主说是搞临终关怀临床医院， 担心提起临终关怀房主
就拒绝租赁。 于是他就说： “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第
二附属医院分院。” 经过两个星期的交涉， 双方签署
了每年20万元的楼房租赁合同。 1990年10月15日， 崔
教授在那里建立起第一个临终关怀临床病房， 拥有12
个医护人员、 28张病床。 每年昂贵的房租如何筹集呀?
崔以泰采取以内科、 妇产科、 外科等科室来养临终关
怀事业。

临终关怀临床病房迎来的第一个病人让崔以泰记
忆犹新 。 这个病人还是他们和天津市第二医院联系
的。 那是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 天津市第二医院一看
病人生命垂危不予收治， 就把病人转到崔以泰的临终
关怀临床病房。 病人来时， 是躺在救护车到达目的地
后， 再用担架抬到病房的。 病人入住后， 得到医护人
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美国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主席乔治·莱尔教授来
到天津从事医学学术交流时， 还专门拜访了崔以泰，
并参观了崔以泰倡导和组织的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临
床机构。 他对于这个机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
“我在1988年拜访他时， 发现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临终
关怀临床机构， 在这之后他又在天津医学院下属的第
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 ， 实施临终关怀 ， 所以在我看
来， 崔以泰可以说是中国的临终关怀之父， 因为他是
第一个在中国建立临终关怀临床机构的人！”

2002年至2003年年初期间， 北京电视台编导寒冰
在拍摄以崔以泰教授为主人公的电视专题片 《邮票上
的医学故事》 20集， 即将封镜时， 对乔治·莱尔教授称
崔以泰为 “中国临终关怀之父” 这一桂冠感觉 “证据
不足， 难于立题”。 寒冰问起崔以泰 ： “崔教授 ， 当
初乔治·莱尔来天津称你为 ‘中国临终关怀之父 ’
的时候 ， 他给你签名并题写这一称号了没有？” 崔
以泰说： “没有。” “那你当时听他说这话时， 录音
了没有？” 寒冰追问他道。 “这也没有。” 崔以泰回答
道 。 最后寒冰说 ： “立题根据不足 ， 我要去采访乔
治·莱尔！”

2003年2月10日， 寒冰飞到美国旧金山， 当时崔以
泰因来美国探亲也一同前往。 乔治·莱尔教授和崔以
泰的助手———美国爱荷华州卫生官员朱学富， 到机场
去迎接他们的到来。 当崔以泰向寒冰提议就在机场采
访乔治·莱尔教授时， 寒冰以机场太嘈杂为由择日选
取幽静的地方再采访。 翌日， 崔以泰要领着寒冰去见
乔治·莱尔 ， 乔治·莱尔在电话中说 ： 我这里下大雪
啦 ， 出不了门呀 。 就这样 ， 一连几日依然是大雪天
气。 眼看预定的返程飞机票起飞的日子在即， 大雪封
死的路才被清通， 崔以泰、 寒冰等人乘车开往乔治·
莱尔的所在的城市。 那天中午12时前， 终于有幸在德
瑞克大学与乔治·莱尔教授会面。 经当面采访， 寒冰
这才搞清楚， 当初乔治·莱尔称崔以泰为中国的临终
关怀之父的话并不是子虚乌有的。

临终关怀临床机构成立伊始， 崔以泰主持召开了
全国五届和海峡两岸三届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 他是
大会主席。 1992年以他为大会主席的 “首届东西方临
终关怀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天津召开， 来自7个国家
和地区的400多位专家、 学者济济一堂， 探讨临终关怀
这一新兴学科对彰显生命真义、 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播撒人间大爱的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 时任国家卫生
部部长的陈敏章到会， 他对于崔以泰倡导和组织的临
终关怀临床机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 “崔以泰
教授倡导和组织的临终关怀临床机构将载入中国卫生

史册。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 临终关怀事业是百利而
无一害的善举。 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首开全
国之先河， 做了开创性的一项工作。 我们要把临终关
怀列入全国卫生工作的规划……”

“生如夏花之灿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崔
以泰以诗句极为精辟地诠释临终关怀的要义：
“舒适无痛苦， 安详有尊严。”

1998年， 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决定在中国内地建
立起30所宁养医院， 以便无偿地资助贫病交加的人们
渡过难关， 彰显着李嘉诚的大爱无疆的情怀 。 当天
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刘兵院长获悉这一消息后 ， 立
即组织人撰写可行性方案 ， 并决定聘请崔以泰为
宁养院院长 。 刘院长这一申请获得了李嘉诚先生
的批准。

在出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宁养医院院长时， 崔以
泰已于1997年从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
如今再从事医院日常管理工作， 对于他来说无疑是轻
车熟路的事情。 李嘉诚基金会开始对于天津市第一中
心医院宁养医院每年无偿赞助100万元， 如今追加到每
年斥资130万元。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宁养院始建于
2001年6月， 拥有专兼职工作人员12名， 9年来为4000
多名晚期癌症患者在他们生命临终阶段给予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抚慰， 真正践行着李嘉诚先生的愿
望： “以爱心和奉献燃亮黑暗， 为饱受病魔折磨的贫
病交加的人们带来平静与安适。”

2008年11月， 正是秋风瑟瑟的深秋， 天津的一位
名叫焦伟的年轻人因患鼻咽癌失去了工作。 假如他没
得这不治之症， 拥有本科学历、 有一份工作、 再加上
自己的不懈努力， 也许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命运
却作弄了他。 他的父母皆是残疾人， 家境贫穷。

当崔以泰和工作人员得知他的不幸遭遇后， 便来
到天津城郊结合部几间破旧不堪的平房找到了患者。
崔以泰当即决定收治焦伟， 让其到宁养院。 焦伟来到
院里后， 医生们为他制订了一整套临床治疗方案， 护
理人员也相应的制订了护理计划。 医护人员的努力 ，
就是希望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能够提高他的生命质
量 ， 让他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 。 印度诗人泰戈尔
说： “生如夏花之灿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而崔以
泰则引用此诗句极为精辟地诠释临终关怀的要义 ：
“舒适无痛苦， 安详有尊严。”

焦伟在宁养院时， 提出人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
望一双残疾的父母能够住上宽敞舒适的住房。 崔以泰
安排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居委会、 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
门多方呼吁， 希望社会各界关心弱势群体。 最终， 焦
伟的父母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房子。 然而焦伟却无缘居
住 ， 带着宁养院给他的大爱 ， 离开了他所眷恋的尘
世。

崔以泰曾任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天津市第
十届政协委员。 还担任中国性学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
会副理事长、 全国性教育专业委员会及全国临终关怀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天津市性科学协会及天津市心
理卫生协会理事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并入选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人才库 “全国著名学者”。 其事迹在
中央电视台 “东方之子” 栏目、 “人物” 栏目播出。
他还被美国雪兰多大学授予 “杰出领导奖”、 被美国
麻省州立费彻伯格大学授予 “名誉科学博士” 称号。

在采访崔以泰的过程中， 笔者的脑海里总是挥之
不去这样的一种幻象： 在蓝天白云下， 阳光格外的明
媚， 照耀在一座花园里， 花园里有盛开的花朵、 能倾
听到拔节声的青草， 几只梅花鹿在绿茵坪上轻轻的踱
步， 鸟儿在天地间自由自在的飞翔。

老子在 《道德经》 说到 “大方无隅， 大器晚成，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也许能够给崔以泰的临终关
怀事业做一个很完美的注脚。

“舒适无痛苦， 安详有尊严” 是崔以泰教授提出的口号， 他认为临终关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帮助临终病人减轻痛苦， “既要善始也要善终， 给人
生画上完美的句号。”

作为中国临终关怀学科的创始人， 崔以泰于1988年在天津医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 又于1998年出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宁养医
院院长。 “中国临终关怀之父” 的荣誉说明了他对病患者的大慈和大爱。

崔以泰教授和来访的美国专家到临
终病人家中探视慰问

国家卫生部原部长陈敏章在与崔以
泰教授 （左）

崔以泰教授


